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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里头遗址铸铜遗存再探讨
陈国梁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京 100710）

Abstract：Evidence of remains of smelting and casting found at Erlitou site as well as its metallurgical
technique manifested at this site has provided an important clue for study on Chinese early bronze culture.
Based on such remains found at this site over the past years, places of smelting and casting have been
traced, and their metallurgical workshops have specifically discussed in this paper. With the combination
the transformation of settlement patterns, this paper further focuses on the scale, main remains and
chronology of the workshops. According to the author, it is unclear that activities of smelting and casting
bronzes did exist in the first period of Erlitou culture. There has been evidence for the appearance of
scattered places of smelting and casting in the early second period of this culture. From the late second to
early fourth periods, activities of smelting and casting bronzes were concentrated on the main workshop of
the site. Since the late fourth period of Erlitou culture, places of smelting and casting bronzes had been
characterized of scattered situation once again. Thus, the bronze workshop for the smelting and casting, with
the size over 15,000 square meters, may have been used from the early second to late fourth periods of the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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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二里头遗址的铸铜遗存和冶金技术是中国早期青铜文化的重要研究对象。本文基于二里

头遗址历年发现的铸铜遗存，结合聚落形态的变化，探讨该遗址的冶铸点和作坊，并对铸铜作坊的范

围、主要遗迹和年代进行讨论。认为目前尚未有明确证据表明二里头文化第一期存在铸铜作坊，第二

期早段的时候存在着分散的冶铸点，第二期晚段至第四期早段，冶铸活动主要集中在铸铜作坊之内，

二里头文化第四期晚段以后，冶铸点再次呈现分散的特点。铸铜作坊的面积超过15000平方米，其使

用年代应为第二期早段至第四期晚段。

关键词：二里头遗址；铸铜作坊；年代

二里头遗址是我国青铜时代的重要都邑遗

址，作为青铜时代标志的青铜器生产场所一直是

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研究的重要对象。对于

铸铜遗存的研究，尚有一些基本的考古学问题有

待厘清。本文通过对二里头遗址发现的与铸铜有

关的遗存进行分析，讨论该遗址青铜制作场所的

变化和铸铜作坊的范围与年代，以期勾勒出二里

头遗址青铜手工业生产的发展脉络，探讨二里头

文化青铜器制作技术突飞猛进的原因。

一、铸铜遗存的发掘概况

二里头遗址于 1959年发现，此后考古工作

者随即连续对其展开了长达数十年的发掘工作。

遗址发掘之初的主要学术目的在于了解整个遗址

的文化内涵及年代，借以判定该遗址的性质。

1959年，该遗址首次发掘的5个探方位于遗

址南端临近洛河故道北岸的台地上。但是该年度

发现的遗存主要为仰韶文化和庙底沟二期文化遗

存［1］。

1960年，在 1959年发掘区域的北部，发掘

了 3个探方。在 3个探方中均发现了与铸铜有关

的遗物，如炼渣、铜块、铜质工具等［2］，正式揭

开了二里头遗址铸铜遗存发掘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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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在该遗址的第Ⅳ区（1960年发掘

区的西部和北部）发掘了 28个探方，发现了大

量与铸铜有关的遗物，包括坩埚、铜渣、铜质和

其他质地的工具等，还发现了与作坊遗址有关的

冶铸场所、房址、灰坑、墓葬等遗迹。这些冶铸

遗存的发现对于深化二里头文化的研究有着重要

的意义。此后研究者即认识到，“二里头遗址是

一个经过规划的社会整体……还有铸铜、制陶、

制骨等手工业作坊，布局合理，分工明确，表明

其手工业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3］。

20世纪 80年代早期，铸铜遗址再次开展了

较大规模的发掘，此后对于铸铜作坊的面积、文

化内涵、年代也有了初步的认识。主持发掘工作

的郑光先生认为，二里头遗址发现有多处铸铜作

坊，位于Ⅳ区的面积最大，达1万平方米，其使

用年代为二里头文化二期至四期，是我国目前所

知最早的铸铜遗址［4］。这一时期，发现有浇铸工

场、陶范烘烤工房和陶窑等遗迹，与冶铸有关的

遗物有陶范、石范、坩埚、铜渣、铜矿石、木炭

和小件铜器等。数量最多的是陶范，多为铸器后

废弃的破碎外范，其内表光洁，有的还刻有兽面

纹等纹饰［5］。

1999年—2006年，宫殿区开展了大规模的

发掘工作，期间，在宫城城墙和大型建筑基址的

发掘过程中发现有不少冶炼遗物，包括铜渣、铜

矿石等［6］。

2012年—2013年，在作坊区进行了大规模

钻探和小面积发掘［7］，对铸铜作坊的范围有了新

的认识［8］。

上述发掘和发现，为我们探讨二里头文化的

铸铜遗存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二、二里头遗址的冶铸点与铸铜作坊

二里头遗址经过 55年的发掘，发现了一批

与铸铜有关的遗存，学术界对该遗址存在铸铜作

坊，似无疑义。郑光先生认为，该遗址的铸铜作

坊不止一处［9］。但是否“不止一处”，还值得探

讨。笔者认为判断是否存在铸铜作坊，应当综合

考察相关遗存，尤其是与冶铸活动有直接关系的

遗物，比如铜矿石、铜渣、坩埚、陶范等。此外

更要综合考虑是否存在冶铸遗迹，比如围护设

施、管理设施、冶铸场所以及从业者的生活遗迹

等，即铜器制品和冶炼遗物及遗迹之间存在着完

整的作业链。

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冶炼遗物主要出自遗址Ⅳ

区、Ⅴ区。笔者曾经梳理 1959年—1978年间二

里头遗址出土的已经发表的相关遗物，共计 54
件［10］，此外在1999年—2006年间还发现冶炼遗物

18件［11］。这些遗物主要出自宫殿区和围垣作坊

区内，其他区域也发现有不少的铜制品，但是尚

不能确定与冶铸活动有直接关系。

上述两个区域中，可以确认出自宫殿区的遗

物有 17件，包括铜渣、铜矿石（蓝铜矿、孔雀

石）两大类。由于宫殿区内迄今尚未发现有冶铸

场所，也未发现铸造过程中产生的废弃物，如陶

范、泥芯等，我们只能推测该区域可能有冶炼活

动存在，暂且称之为冶铸点。与宫殿区不同，出

自作坊区的冶炼遗物共计 55件，不仅发现有铜

渣、坩埚、陶范、泥芯、浇勺等铸造活动残留

物，还发现了不少铸造场所和居住址。

参照前文所述标准，作坊区南部的铸铜遗址

无疑是二里头遗址唯一可以确认的铸铜作坊遗

址。

从二里头遗址聚落形态的演变来看，二里头

文化一期的遗存，主要分布于遗址中心区域，面

积可能已经达到100万平方米左右。二里头文化

二期的时候，宫殿区及周围的道路网已经形成，

南部的作坊区围垣开始出现。在二、三期之交或

稍早阶段建起了宫城城墙，围垣作坊区和宫城相

继形成。在四期晚段，宫城城墙废弃。与此同时

或稍晚，作坊区北垣有重建的迹象［12］。

结合聚落形态的变化，梳理出土冶炼遗物的

位置、分布范围，我们能推测出冶铸点的分布情

况：

原报告认为属于二里头文化一期的铜制品数

量较少，仅3件。其中1件铜块（1962YLⅤT33D
⑩ ∶ 7） 出土自宫殿区内 1号建筑基址东南部
［13］；另外 2件遗物均为铜刀，其中 1件 （1960
Ⅱ · ⅤT111⑤ ∶ 12） 出自制骨作坊 ［14］，1 件

（1963ⅣT24⑥B ∶ 9） 出自铸铜遗址 ［15］。（图

一）这3件遗物的年代目前还不能确定是否属于

二里头文化一期。即使这3件遗物的年代能够早

至一期，考虑到尚未发现相关的冶炼遗迹，冶铸

点的具体位置尚不明确。

二里头文化二期的铜制品和冶炼遗物数量相

对较多，铜制品发现的有铜刀、铜块、铜锥、铜

铃、铜牌饰等，冶炼遗物则有铜渣、坩埚碎片、

陶范等，部分遗物可能早至二里头文化二期早

段［17］。从冶炼遗物的分布情况来看，主要见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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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殿区东北部、宫殿区和作坊区毗邻处以及作坊

区南部的铸铜作坊内。（图二）从铸铜作坊的发

掘情况来看，二期早段也有不少与铸铜活动有直

接关系的遗物，如陶质刀范等［18］，考虑到作坊

区的围垣设施出现在二期晚段，我们认为在二期

早段，冶铸点可能呈分散态势，二期晚段，作坊

区围护设施兴建之后，铜铃和铜牌饰等重要铜制

品的生产才集中至围垣作坊区内的铸铜作坊来

进行。

二里头文化三期的铜制品种类和数量均较二

期丰富，种类包括工具、武器、容器等，器类有

铜刀、铜锛、铜凿、铜锯、铜纺轮、铜鱼钩、铜

戈、铜镞、铜戚、铜爵、铜铃、圆形器等。冶炼

遗物的数量也不少，包括铜渣、坩埚碎片、陶范

等，主要分布在作坊区南部的铸铜作坊内。虽然

宫殿区也发现有该阶段的蓝铜矿石，但是数量极

少［19］（图三），不能确定该区域有冶铸点的存

在。根据冶铸遗迹的发现情况来看，此期冶炼活

动仍应该集中在铸铜作坊内进行。

二里头文化四期，铜制品的种类较三期更为

丰富，发现的数量也较三期为多。新出现了铜

鼎、铜斝、铜盉等器类。此期的冶炼遗物集中分

布于两个区域，一为宫殿区的东北部，另一处为

铸铜作坊内。此外，宫殿区和作坊区毗邻处也有

零星发现（图四），但是铸铜作坊区以外发现的

冶炼遗物基本为四期晚段，主要为铜渣和铜矿

石。在二里头文化四期早、晚段之间，二里头遗

址的性质可能发生了变化，但铸铜作坊应该持续

进行生产，作坊区之外也有存在冶铸点的可能

性。

属于二里冈时期的冶炼遗物数量极少，推测

二里头遗址仅有零星的冶铸行为存在。

综上所述，二里头遗址的冶铸活动不止集中

在作坊区一处，作坊区外可能还存在着零星的、

小规模的冶炼活动。这些地点目前多没有发现冶

炼场所，故而只能暂称为冶铸点。这些冶铸点在

不同时期，分布地点也有差异，早期可能散处在

宫殿区东北部、宫殿区南部和作坊区交接地带及

作坊区南部，作坊区围垣设施兴建后，冶铸活动

基本集中在铸铜作坊内，随着宫城的废弃，冶铸

图一 疑似一期的冶炼遗物及铜制品出土位置［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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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三期冶炼遗物出土位置示意图

图二 二期冶炼遗物出土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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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再次出现了分散。

三、铸铜作坊的相关问题

（一）范围及面积

除以上有零星冶炼活动的冶铸点外，围垣作

坊区南部的铸铜遗址是学术界公认的作坊遗址。

该区域大规模的考古发掘集中在20世纪60年
代至80年代，总计发掘面积将近3000平方米［20］。

20世纪 80年代，铸铜遗址经过发掘后，发掘者

认为，此作坊遗址的面积超过10000平方米［21］。

查阅以往发掘资料可知，1960年在ⅣT4－
T7北部发现有二里头文化时期道路一条，位于

现今四角楼村和新庄之间的道路以南5米，该道

路宽度不低于 8.5米，且向发掘区外的东西两端

延伸［22］。20世纪80年代的发掘还表明，在现东

西向道路以北，未见成片的铸铜遗迹，结合近些

年的钻探工作可知，现道路以北的区域内较少发

现二里头文化的遗存。考虑到作坊区为封闭区

域，1960年发现的道路可能为沟通作坊区内外

的东西向主要道路，其为铸铜作坊北部边界的可

能性较大。

20世纪 80年代，在现新庄村曾进行过较大

面积的发掘，铸铜作坊的东部范围应该超过 60
年代发掘区，抵达现南北向道路以东区域，部分

已遭民房占压［23］。

1984年在铸铜作坊南部发掘时，曾发现壕

沟一条，其宽度在16米以上，深约3米左右，长

度在 100 米以上 ［24］。2012 年对该区域进行钻

探，再次证实了壕沟的存在，其长度和宽度均不

小于以往的认识［25］。考虑到壕沟所处的位置和

附近的地形地势，其可能为作坊区的南部边缘，

也即铸铜作坊的南界应该不超过作坊区的南部

边缘。

2012年—2013年在作坊区的西部也未发现

铸铜遗存［26］。

根据围垣作坊区的范围以及铸铜遗存的分布

状况，我们推测铸铜作坊应该位于围垣作坊区南

部的中间地带，其东西最长约200米，南北最宽

约 100米，总面积约 15000~20000平方米左右。

（图五）

（二）主要遗迹

在作坊区内的铸铜遗址上，发现有不少铸铜

遗存，包括铸铜工作面、房址、灰坑、墓葬等。

二里头遗址铸铜遗存再探讨

图四 四期冶炼遗物出土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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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灰坑和地层内出土了不少遗物，有坩埚、陶

范、铜渣、木炭等。

1. 冶铸场所

包括20世纪60年代发掘的ⅣF2［27］、80年代

发掘的F2、F9、Z1、Z2等［28］。此外还有不少同

类遗迹，由于资料尚未完全发表，此处不再列

举。

60ⅣF2，残存西部，年代为二里头文化三

期，发现有大量烧土堆积。根据烧土的面积、质

量及其包含物来看，火候较高。发现有用于铸铜

的陶范、大量铜渣和草拌泥包裹的坩埚残片。该

房址可能是冶铜场地。F9，半地穴式场地，现

存部分长 11米，宽 6米，深 0.8米，使用时期为

二里头文化二期到四期，使用期间经过三次改

建。第三次改建以后，工作面上发现有红烧土硬

面和铜液撒泼形成的铜渣层，此外还发现了坩埚

碎片。这里应该是长期使用的冶铸场所。Z1，
长条形浅穴式建筑，东西长 18米，宽约 3.7米，

活动面上发现有柱洞和烧土面，年代为

二期。Z2，浅穴式建筑，叠压于Z1西北

部的下面，东西长9.5米，宽约5米。东

部有门道和台阶，建筑内发现有层层铺

垫的路土，路土面上分布着许多块红烧

土面、溅泼铜液凝固面等遗迹，出土有

熔炉残片、铜渣、小铜块等遗物，年代

为二里头文化二期晚段。

这些二里头文化二期到四期的铸造

场是该区域存在铸铜作坊的直接证据。

2. 烘烤、预热陶范场所

F2，位于F9北侧，年代为二里头文

化二期。该房址为平地起建，坐北朝

南，面阔两间。南端每间开门一处。室

内地面有多层，每层发现有火塘。最大

的火塘长90厘米，宽75厘米，塘中间竖

立有几个土柱。该建筑明显不同于一般

居住址，可能为烘烤、预热陶范的房

间［29］。

3. 房址

20世纪60年代，在铸铜作坊区域内

共发现小建筑基址10处，除上述60ⅣF2
可能属于冶铜场地外，其余几处均为普

通建筑基址。这些建筑基址多为平地起

建，属于二里头文化二期的有 63ⅣF6、
63ⅣF9、63ⅣF10等，属于三期的有 60

ⅣF1、63ⅣF4、63ⅣF7、63ⅣF8等，属于四期

的有 63ⅣF5［30］。1983年发现建筑基址 8处，均

属于二里头文化二期，且为半地穴式建筑［31］。

二里头遗址以往发现的建筑基址，大体可分

为三类：一类为开挖较深基槽的大型夯土建筑基

址；一类为平地起建的小型夯土建筑基址；还有

一类为半地穴式建筑。这三类建筑所处的位置和

规模各不相同，第一类多发现于宫殿区，是高等

级贵族居住或从事礼仪活动的场所；第二类处于

宫殿区外围，一般认为属于中下层贵族居住场

所；而最后一类发现的数量较多，推测多数属于

底层人员的居住场所。作坊区内发现的建筑类设

施，基本属于后两种，可能分别为管理人员和从

业人群的居住址。

4. 窑址

窑址发现数量较少，各期均有发现。比如二

里头文化二期的ⅣY12，三期的ⅣY2、ⅣY3
等。1983年，此区域还清理出窑址1座（1983Ⅳ

图五 铸铜作坊范围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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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1）［32］。这些窑址是否与烧制陶范有直接关系，

还不明确。

5. 灶址

灶址或单独存在，或从属于房址。各期均

有，比如二里头文化二期的ⅣK10，三期的Ⅳ
K8、ⅣK9、T18K1、T19K1，四期的ⅣK1、Ⅳ
K4、ⅣK5等。这些灶址应该为当时从业人员日

常生产、生活所遗留。

6. 灰坑

发现的灰坑数量较多，仅 20世纪 60年代就

发现有上百个。发掘者认为属于二里头文化一期

的灰坑数量较少，包括ⅣH3、ⅣH69、ⅣH70、
ⅣH85、ⅣH86、ⅣH106 等，属于二期的有

ⅣH15、ⅣH63等，属于三期的有ⅣH10、ⅣH24、
Ⅳ H34、Ⅳ H37、Ⅳ H40、Ⅳ H43、Ⅳ H49、Ⅳ
H55、 Ⅳ H59、 Ⅳ H61、 Ⅳ H65、 Ⅳ H78、 Ⅳ
H79，属于四期的有ⅣH81、ⅣH82等［33］。20世
纪 80年代，该区域也发现有大量的灰沟和灰坑

遗迹。坩埚、陶范、铜渣、木炭等与冶铜和铸铜

有直接关系的遗物多发现于灰坑内，尤其是坩埚

碎片，数量较多。出土的陶范也比较多，年代从

二里头文化二期早段至四期，范体较大，其残块

最大的在 10厘米以上［34］。灰坑内出土的冶铸遗

物也是该区域存在大量冶铸活动的直接证据。

7. 墓葬

20世纪 60年代发掘区域内墓葬共计 27座

（1座为汉代）［35］，原报告认为有2座墓葬属于二

里头文化一期，分别为ⅣM25、ⅣM26。前者被

扰乱较甚，后者墓圹不规则，肢骨不全，随葬有

不少陶器和绿松石珠。其中属于二里头文化的

26座墓葬中，头向朝北的 13座，朝南 9座，朝

东 3座，朝西 1座。由此可见，墓向以南北向为

主。

从死者的年龄来看，未成年人墓葬有 8座，

占将近三分之一，均无随葬品。儿童墓葬多分布

在铸造遗迹的各层工作面中，多未见明显的墓

圹，可能是“奠基葬”或者生产期间因祭祀活动

而遗留下来。

其余三分之二左右的成年人墓葬中，男女比

例基本持平。成人墓虽有墓圹，但是均较狭窄。

成人墓葬内随葬品相对较为丰富，数量不一。仅

有少量墓葬发现了象牙器、铜器和玉器，部分墓

葬随葬有漆器，多数随葬品为陶器，如炊器、盛

器等，基本都发现有酒器，如爵、盉等。总体来

讲，男性墓葬的随葬品数量稍多于女性。

墓葬的年代涵盖了二里头文化二期至四期。

从随葬品的种类和数量来看，少数随葬有铜

器和玉器的墓葬，墓主人的身份可能比较特殊，

社会地位也高于普通人。

20世纪 80年代发掘的墓葬数量较多，大体

可分为南北两个区域［36］，与 60年代的发现相

似，墓向以南北向为主，少量朝东，从埋葬者的

年龄来看，同样涵盖了成年人和儿童。

这批墓葬反映了该区域埋葬者中男女身份的

差异不甚明显，他们并不完全是地位卑微的役

工，很有可能是掌握冶铸技术的工人，而等级较

高的或许是管理层或高等级技术人员及其家族。

（三）使用年代

对于铸铜作坊的使用年代，学术界普遍认为

是二里头文化二期至四期［37］。李京华先生仔细

梳理了二里头遗址出土的冶铸遗物，认为“第一

期的铸铜起步也较好”［38］。笔者也认为二里头文

化一期存在有铸铜作坊，并已经开始使用［39］。

1. 始用年代

从围垣作坊区已经发表的资料来看，铸铜作

坊遗址内包含二里头文化一期地层堆积的探方有

14个，发表标本的地层单位有ⅣT3⑧、⑧A、

⑨、T4⑥、T6⑦、T8⑥、T9⑦、T15⑥B、T22⑥、

T24⑥A－⑥C 等 12 个，灰坑有ⅣH3、H69、
H70、H85、H86、H104等 6个，墓葬有ⅣM25、
M26等2处［40］。

以上遗迹单位中出土的遗物是否全部属于二

里头文化一期，尚存在讨论的空间，但部分遗物

属于二里头文化一期则应该没有疑问［41］。（图

六）故而，该区域在二里头文化一期的时候肯定

有人类活动。

原发掘者认为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属于该文化

一期的铜器有 2件，其中 1件出土于铸铜作坊

内，另1件出自制骨作坊内。这两件遗物是否属

于一期，前文已经讨论，此处不再赘述。鉴于铸

铜作坊范围内尚未发现明确能早至一期的冶铸遗

迹及相关遗物，故而铸铜作坊的使用年代的上限

能否早到一期，尚待更多的资料证明。

2. 废弃年代

从铸铜遗址发现的遗迹和遗物来看，该作坊

的年代延续至四期应该没有问题。但在四期什么

时候废弃，还值得探讨。一般认为，二里头遗址

的性质在该文化四期早晚段之间发生了变化，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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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学者认为期间甚至可能发生了王朝更替。

二里头遗址近年来的新发现表明，该遗址在

四期偏晚阶段尚发挥着重要的作用［42］，如叠压

二里头遗址7号基址台基夯土边缘的路土和垫土

属于二里头文化四期偏晚阶段，直接打破、叠压

宫城城墙和 7号、8号基址最早的遗迹和地层属

于二里冈文化晚期，作坊区晚期北垣Q3始建年

代为二里头四期偏晚阶段，不久就废弃。

从出土的遗物来看，二里头文化四期晚段，

已经铸造出了具有二里冈文化风格的铜容器，如

该遗址 1986YLⅥM9出土铜斝［43］，1987YLⅤM1
中出土的铜斝［44］。在二里头遗址以外的地方如郑

州商城，也发现了洛达庙晚期的墓葬C8T166M6，
随葬器物有铜筒腹鬲、盉、戈等［45］。该墓葬的

铜鬲具有浓厚的下七垣文化因素，其铜盉和铜戈

则类似于二里头文化的陶盉

和铜戈。考虑到洛达庙晚期

与二里头文化四期年代基本

相当，而当时铜容器铸造技

术具有相对的垄断性，推测

洛达庙晚期的铜容器很有可

能在二里头遗址铸造。

综合以上几点，笔者认

为，在二里头文化四期晚

段，不论二里头遗址的都邑

性质是否延续，铸铜作坊仍

然在使用中。

四、结语

从冶金技术产生和发展

的规律来看，二里头文化一

期的时候有冶炼活动应该没

有疑问，只是因为目前发现

的资料较少，二里头遗址冶

铸点的具体位置还不清楚。

伴随着二里头文化的发展，

在二期的时候，冶铸点可能

不止一处，分别位于宫殿区

东北部、南部和作坊区的毗

邻地带，尤其是作坊区的南

部，这也意味着当时的冶炼

活动应呈点状分布的状态。

到了二里头文化二期晚段，

随着作坊区围垣设施的出

现，冶铸点趋于集中，冶铸

活动开始汇集至作坊区的南部，逐渐形成了铸铜

作坊。这种集聚式的生产活动一直延续至该文化

四期早段。到了四期晚段，冶炼行为再次分散，

冶铸点不限于铸铜作坊一处，虽然铜容器、绿松

石器等技术难度相对较高的器物铸造，可能仍然

在原址进行，部分器物在作坊区以外进行铸造或

修补。总之，冶铜业随着二里头遗址的发展，经

历了从分散生产走向集中生产、再到分散的过

程。

结合二里头遗址的其他考古发现，至迟在二

里头文化二期的时候，已经出现了分门别类的各

种作坊，比如铸铜作坊、绿松石器作坊、制骨作

坊、制陶作坊等。二期晚段的时候，修建了作坊

区的围垣设施，技术含量较高的手工业生产被集

中至围垣作坊区。在二里头文化分布区内的其他

1.三足盘（60ⅣH3：4） 2.豆柄（60ⅣT3⑧A：12） 3.捏口罐（60ⅣT3⑧：12）
4.罍（63ⅣT6⑦：11） 5.鼎足（60ⅣT3⑧：15） 6.异形器（63ⅣT15⑥B：12） 7.
钵（60ⅣT3⑧：12） 8.甗（63ⅣT9⑦：11） 9.矮领罐（60ⅣT3⑧A：13） 10.浅
盘豆（63ⅣT8⑥：11） 11.侈口罐（60Ⅳ⑧A：11） 12.蛋形瓮（63ⅣT4⑥：11）
13.四足盘（63ⅣM26：4） 14.鸭形鼎（63ⅣM26：1） 15.觚（63ⅣM26：5） 16.
短颈壶（63ⅣM26：3） 17.罐形鼎（63ⅣM26：2） 18.刻槽盆（63ⅣH69：11）

图六 铸铜作坊内出土的早期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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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址，发现的铜器多属一般工具类，技术特征以

石范铸造和简单陶范铸造为主。而二里头遗址发

现的铜器制品除了一般工具外，还有利用陶范铸

造的铜容器和绿松石铜牌饰等。二里头文化时期

冶铜业同其他手工业一样，出现了专门化生产，

在都邑遗址，冶金活动与制玉、绿松石加工业都

呈现集聚的趋势，而一般遗址仍延续新石器时代

分散生产的特征。

根据出土冶炼遗物的种类分析，在二里头遗

址鼎盛阶段，即二期至四期早段，很少发现有铜

矿石，我们推测这一时期的生产应是利用输入的

铜锭，精炼后再进行铸造，而冶铸遗迹、陶范及

坩埚残片等多发现于铸铜作坊，表明二里头遗址

的铸铜作坊已经成为铸造活动的中心。

从世界范围来看，冶金术由西亚地区发轫，

随后逐渐传播至周边，包括远东地区。受其影

响，中国沿长城地带早期诸青铜文化的铜器以锻

造技术为主，以制作装饰品和小件工具见长。中

原地区的仰韶时代，出现了原始铜合金，并能够

进行简单铜器的铸造。发展到龙山时代晚期，冶

炼技术逐步成熟，通过范铸技术能制造相对复杂

的器物。中国早期青铜文明的发展受益于冶金术

的播散，但与西亚和中亚地区不同的是，该文明

有自己成长的土壤，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方便中

原地区接受周边各地区的先进文化，发达的陶器

制造技术和社会复杂化进程的背景，促使中原地

区创造出了以陶范铸造为主要技术特征的青铜文

化。

二里头文化铸铜技术水平远远超越龙山文

化，其原因有以下二个：其一，在短时间内完成

了以小规模分散式的生产到较大规模作坊式生产

的转变。附属于宫殿区内社会高层的独立作坊区

的出现，是手工业生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

显示出二里头文化时期对重要手工业生产异乎寻

常的重视。这种带有官营背景和垄断因素的封闭

式生产，对于汇集生产能力、扩大生产规模、提

高技术水平有着重要的作用；其二，二里头文化

已经发展到了国家阶段，构建礼乐文明社会、制

造青铜礼器的需求是实现青铜文明质的飞跃的内

在动力［46］。

此后郑州商城的南关外、紫荆山的铸铜作坊

承继了二里头遗址铸铜作坊的技术与特点，为商

代青铜文明的鼎盛提供了技术和经验的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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